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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关注

半年前就干完的工程，现在还给不了工钱

三三名名包包工工头头留留守守帮帮农农民民工工讨讨薪薪
文/本报记者 李晓东 赵松刚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干活挣钱，天经地

义，可是每到年关，农民

工讨薪都会层出不穷。较

过去几年，虽然现在农民

工的法律意识增强，但是

讨薪的案例依旧年年有。

腊月二十二，从四川

巴中来潍坊打工的农民工

张国宪和其余几名工友依

旧没拿到工钱，项目部说

是腊月二十三下午就能

给。眼看过年了，可他们

只能在工地边的招待所里

等待。在这之前，他们已

经“留守”了半个多月

了。

包工头为民工讨薪

22日，来自四川巴中的张
国宪、余步明和湖南常德的陈
劲松跟前几天一样，睡到9点多
醒来。当天上午是入冬以来难
得的晴好天，半躺在床上看电
视的余步明却只能等到中午才
能出去。“下面服务台会问要
钱，现在钱已经不多了，那边
开房的单子都有一厚摞了”。
说完，掏出烟在床上抽了起
来。

张国宪、余步明、陈劲松
三人都是在卧龙街和志远路西
南侧的一处工地的小包工头，
手下各自带着少则30人，多则
60人的施工队伍，2013年9月份

完工至今，一直没能拿到工
钱。临近年关，他们给工人们
垫付一部分工钱和路费，让工
人们先回家了，剩下他们三人
继续“留守”讨要共计75万元
的工资。

曾经当过兵的张国宪自
2003年开始外出当农民工干建
筑，三年前开始自己做小包工
头，今年在潍坊接了好几个工
地的活儿。“就这个工地难
要，别的工地都比较痛快，钱
都给了”。张国宪边说边不时
地看着手机。“到现在一点动
静也没有，要是明天还不给真
是一点法子也没有”。

21日下午的时候，三个人
去工地看过一次，还报警找了
110，但却依旧没有结果。工地
上已经停工放假，联系到项目
部华夏建安有限责任公司一名
李姓负责人，答复是开发商已
经把工钱给到了华夏建安，但
是需要在公司走账目，划分清
楚后腊月二十差不多能给他
们，最晚腊月廿四。

陈劲松的妻子得知又没能
要回钱来时，开始破口大骂，
把开发商和承建商骂了个遍。
“没拿到钱我们也不敢回家，
回去都是上门要钱的，怎么跟
人家说”。

能挣不少钱，就是不好要

三个人在21日下午去工地
时，是开着张国宪新买的车去
的，开的还不熟练的张国宪让
陈劲松帮忙驾驶，笑着说自己
还开得不行。

张国宪说，他带出来打工
的都是自己的亲戚和村里的
人，勤快的一个月能挣个万儿
八千，干活儿差一点的也有个
四五千。“这车就是我和我媳
妇干活攒出来的，俩人一年光
干活就能赚个十五六万”。今
年27岁的余步明手上带着一个
与其年龄不大相称的大金戒

指，他说，要是甲方和乙方支
付工钱及时的话，支付民工工
资不成问题，自己多少的还能
赚一点儿，最主要的是太难要
了。

“这个工地是一拖再拖，
说话不算话”。余步明说，9月
份完工后工钱一直难以结算，
无奈之下他们找到了高新区清
欠办，把多方都叫到一起开了
三次会，确定在农历十一月底
结清，结果只给了25万，每个
包工头才分了几万块，剩余的
就说拖到腊月初六再给。于是

他们三人腊月初五来到工地边
找地方住下，次日一早退了房
去领钱，结果去了之后说没
钱，需要再等一个礼拜，觉得
等几天不算很长的他们就再回
去开房住下等，然而这一等就
到了腊月廿二。“他们就是这
周拖下周，下周拖后天的，总
是有理由”。余步明说，他们
连上访、打市长热线、找记者，
能用的办法都用了，再不给就只
能玩跳楼了。“我们是文明讨薪
了，可他们就是不给钱，把我们
活活逼成了赖皮”。

讨薪的文明了，欠钱的还是很无赖

张国宪从2003年开始在陕
西、山东等各地的工地打工赚
钱，除了要辛苦地干着工地上
的各种体力活意外，这10年的
时间里，他每年几乎都会因为
工资吃吃拿不到而走上讨薪之
路。而余步明也是如此，从建
筑工人到挖煤工人到小包工
头，讨薪成了一项必修课。

“在没有清欠办这个单位
以前，我们的工资拿不到，我
只能带着工人们闹，几十个人
把项目部围住，里面的领导不
让出来，什么时候拿到工资，

什么时候放人。”张国宪说，
他们不打人，也不骂人，就堵
着门口不放行，最多一两天就
能讨回工钱。这种比较极端的
讨薪方式，在张国宪看来，虽
然野蛮，但是最有效的办法之
一。

“但是这几年要工资不这么
做了，有了清欠办帮我们，我们
去找，大多时候是有效的。”张国
宪说，他们曾通过清欠办得到三
次拿到工资的“最后期限”，虽然
至今没有拿到钱，但却是起了一
定的作用。

但让张国宪、余步明和工友

们气愤的是，三次“最后期限”后

来证明都是一种欺骗。在他们索

要工资时，都被开发商和承建商

发生的一些“情况”拖延下来，而

他们只能等下去。

余步明说，这是他历年讨薪

以来最为长久的一次，他甚至开

始怀疑这种“文明讨薪”的方式

是不是已经无法改变什么，逼着

他要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比如

他们以前用过的那些“野蛮伎

俩”。

对于至今未能拿到工资的结果，张国宪和余步明
说，他们感觉是因为清欠办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力度不
够，清欠办原本应该坚决地站在他们这一边，为他们主
持公道，但现在却好像成了一个传话筒，使得他们的事
情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清欠办不应该只是在中间调解，而应该使用它们
的权利，强制性地把应该属于我们的工资要回来。”余
步名说，开发商和承建商总是不断地出现一些问题，然
后清欠办把这个问题告诉他们，可是，这些问题是他们
造成的吗？跟他们要回工资有关系吗？

“清欠办的力度再大一点吧。”张国宪说，这段时
间，他们不断地接到老家跟他们一起出来打工的老乡电
话，问他们什么时候时候回家过年，“其实，他们是想
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把钱带回去？”

就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张国宪又接到了老乡的电
话，询问有没有要到工资。得知没有拿到后，老乡在电
话中又出主意，态度很强硬地建议张国宪，采取一些
“法律程序外的办法”。电话的那头传来，“他们既然
不要脸了，咱也豁出去了”。

“要不到钱，我们不可能回家，因为即使回家了，
天天面对来讨要工资的老乡们，我们也过不好这个
年。”余步明说，直到血汗钱拿到手的那一天，这一年
悬着的心才会放下来，舒服地喘一口气。

希望清欠办

力度再大一点

记者手记：

别再让讨薪伤了

农民工的心

每逢年关，农民工讨薪就成为媒体最为关注的
话题，这里面的心酸与无助是我们一般人难以体会
的。然而，目前建筑行业层层转包的“行规”，不但让
农民工讨薪难，就连之前被冠以“黑心”的包工头也
逐渐加入了讨薪的行列。

潍坊正在迅速发展，而发展就需要大量的建筑
工人，他们为这座城的变化付出了汗水，但等到年底
收获时又处处受难为。在外艰辛劳碌了一年的农民
工们仅盼望能安安稳稳带着一年的收成回家过年，
给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孩子们也带来一份收获的喜
悦。可就为了这一年的收获，甚至抛弃自己的人格，
想出各种旁门左道来维护本该属于自己的权益。

不知道还有多少农民工艰辛地走在讨薪路上，只
希望这座从他们手中起来的城莫再伤了他们的心。

过了年、开了春，南飞的燕子还会再回来，那些
遭遇讨薪难的农民工们还会再回来吗？

本报记者 李晓东 赵松刚

民工的工资表和各种
单据。

建筑公司一拖再拖让
张国宪和余步明一筹莫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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